
楔子 

傳說中，月光裡有一座城堡，只有一匹狼孤獨地居住其中。 

第二位居民是隻雪白的兔子，牠什麼時候來、怎麼來？連狼城主都不知道，牠就

這樣自在地住了下來。 

久了，狼也習慣偌大的城堡裡有兔子輕輕的腳步聲，習慣了吃飯的時候，有隻兔

子在身旁碎碎唸今天發生的事情。 

久了，狼發現這隻兔子真是一無是處，牠愛吃、愛睡，還常遲到、粗心大意，老

是窩在圖書館的落地窗旁，讓陽光照得牠一身白毛暖烘烘的，看書看到打瞌睡。 

可是，很可愛。狼想。 

可是，也真的很遲頓……狼無奈地想。 

於是某一天，狼對兔子說：「你去管理圖書館吧。」 

莫名結束米蟲生活，成為圖書館管理員的兔子完全來不及抗議，因為狼城主決定

外出旅行的速度和決定讓兔子去管圖書館的速度一樣快。 

不過，獨自一隻兔的生活還是沒變，牠一樣照吃、照睡，照常在陽光下看書看到

打瞌睡，除了因為城主不在，就沒有遲到的問題了。 

偶爾，只是偶爾喔！還是會因為城堡太大太空，找不到人說話覺得無聊。 

直到那一天，魔法送來了來自狼城主的信件—那是一本書和一樣定情物，關於一

個男人如何愛上另一個男人。 

看完了故事，兔子好感動，於是將書連同定情物一起納入館藏。 

之後不定期的魔法郵件讓兔子期待，不知道狼又到了哪個世界、遇到了什麼故

事？ 

就這樣，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這是第一百零二本書、第一百零二個故

事…… 

第一章 

克蘭多開著當地警方提供的廉價二手車行駛在公路上。 

現在是正午，向來注重生活節奏的當地人幾乎都在餐廳或休息室裏休息，所以路

上的車輛寥寥無幾。 

他沿著愛琴海岸行駛，公路的一側是如天空般純淨的蔚藍海水，還有白色海鷗順

著海風飛翔。 

當和煦的海風吹拂過臉頰的時候，克蘭多不禁想：自己退休後就到這裏來度過餘

生吧。 

不過這會兒，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得去思考，因為他正在調查一起連續殺人案件。 

克蘭多的國籍是美國，他曾在美國特種部隊服役，後來加入 FBI，一直幹到現在。

而在這個時間跑到希臘來，當然只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不過他來到這裏並不是為了找殺人犯，而是來找一個和案件有直接關係的人。 

克蘭多看了看後視鏡，打算切入一旁的車道，然後直接開到雅典，但就在這瞬間，

公路旁的樹上似乎有什麼東西閃了一下。 

他楞了一下，本能地向那裏看過去。 



幾棵高大的樹立在公路邊緣，它們的旁邊有一個斜坡，通往下面的沙灘。 

克蘭多原本不想多管閒事，但是視線卻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 

他一個緊急煞車，把車子停到路邊。 

公路上因為來往車輛而揚起的細微塵土，在陽光下逐漸消散，克蘭多看到一個少

年正蹲在樹上。 

他摘掉墨鏡立刻下了車，往那個少年跑了過去。 

開玩笑，那棵樹高約四、五米，枝幹纖細，一看就知道承受不了少年的重量，再

過一、兩分鐘，少年非摔下來不可。 

克蘭多不會希臘語，所以只能用英語大叫著，「危險！危險！」 

只是少年好像沒聽見一樣，繼續拿著相機專注的拍攝—剛才克蘭多看到的反光就

是相機鏡頭反射出來的。 

等他跑到樹下，看清楚少年的姿勢更是倒抽一口冷氣。 

少年單膝跪在一根比他手臂還要細的枝幹上，雙手沒有扶住任何東西，而是舉著

相機，更可怕的是，他竟在那麼危險的地方晃來晃去，像是在找拍攝的最佳角度。 

這個人到底有沒有常識克蘭多驚恐地想。沒有任何防護措施，這個人竟敢這樣蹲

在樹枝上拍照 

「喂喂！」克蘭多持續大叫著，但又不敢太大聲，他怕嚇到少年，反而害他從樹

上掉下來就糟糕了。 

可問題在於，他降低音量，話又傳不到少年的耳裏。 

「現在的年輕人到底把生命當做什麼了……」他一邊嘟囔著，一邊把西裝外套脫

下來，甩到草地上，然後抱住樹幹往上爬。 

在特種部隊和 FBI的經歷，讓他知道生命有多麼寶貴，可是偏偏現在的孩子一點

也不尊重和愛惜自己的生命…… 

他心中抱怨著，仍敏捷地往上爬。 

他現在必須小心翼翼地接近他，並盡量不讓對方發覺。 

他的動作雖然很小心，卻很清楚的感覺到樹在微微搖晃，即使幅度不大，但是已

經達到能讓人察覺的程度了，可是那個少年還是固執地把相機擺來擺去，似乎苦

惱於找不到一個恰當的角度。 

他終於爬到接近少年的高度—因為對方的臉被相機遮住，所以他看不到對方的長

相，但是卻能看到少年在拍什麼。 

一條蛇！鮮豔的顏色和三角狀的頭部說明牠的武器將會是毒液。 

那條蛇把尾巴纏繞在旁邊一根和拇指差不多細的樹枝上，少年則不斷地用手去逗

弄牠，另一隻手把相機移來移去，試圖尋找一個好的角度。 

克蘭多看得很清楚，那條蛇已經昂起上半身，那絕對是準備攻擊的姿勢，毒蛇惡

毒的眼睛直盯著少年，準備在下一次他把手伸過來時咬住他。 

「喂喂，你別動！」克蘭多伸手抓住對方的肩膀，以防止他被驚嚇到掉下去，「聽

我說，別動、別動！」 

少年並沒有他預期中的激烈反應，透過抓著的肩膀，克蘭多只感覺到對方的身體



微微僵硬了一下，隨即就放鬆下來。 

少年把相機放下，然後側過頭，看著忽然出現在自己身邊的男人。 

克蘭多呼吸一窒，心臟彷彿被貓爪之類的尖銳東西輕輕地劃了一下，竟然有種悸

動的感覺。 

這是一個漂亮的孩子，看上去最多只有二十歲，皮膚白皙光潔，顯得有些蒼白；

栗色的頭髮在愛琴海溫暖的風裏顯得蓬鬆而柔軟，一雙如海洋的深藍色眼睛絕對

讓人難忘。 

他的五官非常精緻，整張臉簡直像上帝創造的藝術品，從樹葉間隙落下的陽光落

在他眼裏，顯露一種與他年齡不相符的深沉和吸引力……而且這張臉非常眼熟！ 

不過，現在不是被他外貌吸引的時候，克蘭多按著他的肩膀，防止他亂動，連忙

以英語加上肢體語言解釋，這裏太危險了、下去比較好之類的。 

少年楞了一下，顯然被他有些激動的樣子嚇到了，然後輕輕地開口，似乎在試圖

安撫克蘭多的情緒，「我能聽懂英語，你不用這樣比劃。」 

「太好了，」克蘭多鬆了口氣後，立即一臉嚴肅的說：「我是……呃，美國遊客，

你在樹上太危險了，最好現在跟我下去。」 

少年不覺得美國遊客和跟他下去有什麼必然的關係，他晃了晃手裏的相機，聳聳

肩膀說：「抱歉，這裏是希臘，還有，我正在拍照，請不要打擾我。」 

他說著，還輕輕抖了抖肩膀，甩開克蘭多的手，巧妙地保持著平衡，並沒有從樹

枝上掉下來。 

克蘭多瞪著他，不知道該怎麼讓對方「聽話」，他不熟悉希臘的法律，若是在美

國的話，他就絕對有權利要求他下樹，除非他做好安全措施。 

陽光從上方照下來，讓克蘭多的眼睛有些不適，他不禁瞇起眼看著。少年纖瘦單

薄的身體微微彎曲著，栗色的短髮被風吹得有些凌亂，拿著相機的樣子專注而溫

柔，教他看得入迷。 

只是，最後不耐煩的，不是克蘭多，也不是被他一直盯著的少年，而是被鏡頭鎖

定的蛇。 

牠高高地昂起頭，大半的身軀已離開樹枝，紅色的信子正在收集空氣中的氣味，

陌生的氣息讓牠感到焦躁不安，有人類的氣息，也有另一種令牠更加不安的氣

息…… 

最好的防禦就是進攻，牠昂著頭，先往後退了些，再猛地張大了和牠身體完全不

成比例的嘴向少年咬去— 

見少年似乎還在尋找一個更為恰當的拍照角度，克蘭多猛地伸出手，一把將他拉

入懷裏，接著感覺到一個東西撞在自己的手臂上…… 

跟這個比起來，更糟糕的是，細長的樹枝根本承受不了兩個人的重量，就在克蘭

多抱住少年並替他擋住那條蛇的攻擊時，樹枝應聲而斷！ 

愛琴海溫柔的陽光落在克蘭多的眼裏，有種恍惚的美麗，而最後他只看到少年那

雙漂亮的藍色眼睛……他想起來他是誰了！ 

 



撒恩背著相機袋，從護士手裏接過醫療收據，輕盈地走過加護病房，來到旁邊的

一般病房。 

推開門，可以看到空盪盪的病房裏，只有一張床上躺著一個男人。 

他靠在枕頭上，手上吊著點滴，眼睛則看著窗外。 

他的五官很冷硬，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個無情的人。眉骨很高，以致讓眼窩看起來

更深，黑色的眼睛無形中帶著一種危險的氣息。 

他很英俊，讓人無法忽視，而且也很富有同情心，真是個特別的人！撒恩想。 

當他推開門的時候，男人快速地回過頭，好像一點聲響都瞞不過他的耳朵。 

撒恩晃晃手裏的收據，「醫藥費我付了。」 

克蘭多沒有拒絕，輕輕點點頭。那是應該的，要不是他堅持在樹上逗那條毒蛇，

自己也不會被蛇咬到。 

被蛇咬到，他倒不覺得痛，可能是那蛇的唾液裏含有一些神經毒素，讓他感覺變

遲鈍了吧。而一落地以後，少年大叫著要來醫院，否則他的肌肉組織就會壞死。 

於是他們便開車來醫院注射血清。 

少年笑嘻嘻地把收據放到他病床邊的櫃子上，然後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我什麼時候可以走？」克蘭多問。 

「醫生說你吊完這瓶就可以出院了，」對方說著，把背袋隨意地放到地上，「我

已經幫你辦好了出院手續，之後隨時都可以離開。」 

克蘭多看了看點滴瓶，大概還需要十分鐘才滴得完。 

少年看起來是個開朗外向的人，一笑顯得更加年輕，不過拍照時的神態卻異

常……誘人。 

想到這裏，克蘭多輕輕地咳嗽了一聲，把視線從少年的身上移開。 

「啊，對了，說起來真是令我驚訝呢，」少年自顧自地說起話來，「那棵樹那麼

高，我們一起掉下來，你竟然還能抱著我雙腳著地……」 

克蘭多不得不把視線重新放回他身上。 

少年正托著下巴笑嘻嘻地看著他，深藍色的漂亮眼睛瞇起來時，就像世界上最動

人的藍寶石。 

他忽然對克蘭多伸出手，「我叫撒恩．巴里特，是一名攝影師。」 

聽到了他的自我介紹，克蘭多瞇起眼睛伸出手握住他的，並略帶試探的說：「你

好，我是克蘭多．奧爾，我正在找你，撒恩。」 

「什麼？」少年驚訝地睜大眼睛，一下子從椅子上站起來，想抽回手卻發現被對

方牢牢握住，完全掙脫不開。「找我……請問你有什麼事嗎？」 

「上個月二十號，你在哪裏？」克蘭多一副辦案的口吻。 

撒恩眨了眨眼睛，似乎明白了對方的來意，「你是……」 

「FBI。」克蘭多用另一隻手從上衣口袋掏出一本證件，他沒有想到，要找的人

就這樣給他碰上了。 

「根據美國證人保護法，希望你能立刻跟我到一趟美國。」克蘭多簡潔地說。雖

然他還挺喜歡希臘這個國家的，不過他畢竟不是來旅遊的，可以的話，還是盡早



完成這次的任務為妙。 

「我是希臘人，」撒恩簡短的說：「而且 FBI問我的問題，我都已經回答了，我

確實什麼都沒有看到。」 

克蘭多皺起眉頭。這個少年比他的外貌看起來難應付多了。 

「撒恩，你當時正好在犯罪現場，而且你所在的位置應該能看到罪犯的樣子，我

們希望你能協助辦案……他沒有被抓住，會有更多的人受害的……」 

「我是希臘人，你不能因此把我帶到美國。」撒恩瞪著他。對方雖然放柔了聲音，

但是堅毅的眉角沒有一絲鬆動，好像自己不跟他一起到美國，他就把自己捆了帶

走一樣。 

克蘭多的回答，不帶任何情緒，「我會向當地政府提出申請的。」 

「我已經告訴了你們我所看到的—事實上，我什麼也沒有看到！」撒恩嚷嚷起

來，過大的音量讓路過這間病房的人好奇地往裏頭看來，「該死的，你們 FBI就

不管人權了嗎？更何況我又不是美國公民！」 

面對帶著怒氣的撒恩，克蘭多依然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他太習慣這種情況

了，因為他總和一些狡猾的人打交道，所以要對付這樣年輕的孩子並不難。 

「不管你看到了什麼……」克蘭多柔聲道：「我們擔心的是凶手會不會看到你的

樣子，你看到凶手的臉對嗎？」 

「沒有！」撒恩怒氣沖沖地回答。 

克蘭多握著少年的手不放，並靠回柔軟的枕頭上。「我需要你來協助調查。」 

「我對那件事情已經無可奉告了，該說的都和你們的人說過了！」撒恩氣憤填

膺，前一刻的感激已蕩然無存，尤其對方甚至不顧他的意願，堅持帶他到美國。 

「我會在這裏等待希臘政府同意的，文件應該很快就下來，」克蘭多從容以對，

「那麼這段時間，我就跟你一塊住吧……」 

「憑什麼？」撒恩努力想把手抽回來，但是一點用也沒有，男人連眼皮都沒有抬

一下。 

「噢，證人保護法裏還有一條，如果情況需要的話，FBI可以對證人採二十四小

時貼身保護。」克蘭多補充。 

「我不需要被保護，我也不是證人！」撒恩叫道。 

「半小時後，我就能拿到政府的許可證！」克蘭多逕自說著，並忽然放開他的手

腕，害他差點摔倒。 

「什麼？」撒恩瞪著他。 

「允許二十四小時貼身保護你的許可證，」克蘭多拔掉手上的點滴，輕輕甩了甩

手腕，然後站起來，對尚未反應過來的少年問：「那麼……你家在哪？」 

 

事實上，根本不到半小時，許可證就發下來了。 

當撒恩剛回到自己家門口時，一個穿著西裝的男人就遞給他一份證明，那就是克

蘭多所說的「許可證」。 

老實說，希臘是一個懶散的國家，政府的辦事效率低得要命，跟忙碌的紐約比起



來，這裏的生活節奏，簡直就像是在另一個遙遠的星球。不過這份許可證發下來

的速度卻快得有些過頭，看來最近希臘向美國示好的傳聞是真的了。 

撒恩低聲埋怨著把門打開，後面的金髮男人非常自然地跟著走進來，好像這是他

家一樣。 

撒恩的家在雅典的郊區，是一幢非常華麗的別墅，就一個年輕人來說，住得起這

樣的房子的確很可疑。 

所以撒恩回過頭時，就看到克蘭多眼裏理所當然的懷疑。 

「這裏是我父親留給我的，」他立刻解釋，「他死了很久，我又重新翻修過了。」 

「攝影師的年薪很高嗎？」克蘭多抬頭看著雕有精緻花紋的天花板和水晶吊燈，

散發著奢華的氣息。 

「比你想像的高。」沒好氣的回答。 

克蘭多有些難過少年對自己的印象不太好，不過為了工作也沒有辦法，即使是在

美國本土，人民對 FBI也保持一種警戒的心理，加上根據最近的調查，人民對

FBI的辦案能力表示嚴重的懷疑。 

想到這些事情，克蘭多又憂鬱起來。人類的懷疑心理越來越重了。 

「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從樹上摔下來卻能毫髮無傷的落地。」撒恩放下相

機袋時又重提起這件事情。 

克蘭多皺皺眉頭，覺得他未免也過於在意這件事了，「我以前曾經在美國特種部

隊服役。」 

「那也沒辦法做到身手那麼敏捷吧？」撒恩眨眨眼睛，看上去單純極了，但很明

顯的，他對於克蘭多的能力很好奇。 

男人用一種不想多談的語氣道：「特種兵的身手比你想像的敏捷得多。」 

撒恩笑著伸了個懶腰，似乎發現了什麼有趣的事情一樣，把剛才的不快統統掃開。 

「噢，對了，我這裏還有一個房客，所以你恐怕得和我住同一個房間了。」他對

克蘭多招了招手，示意他跟上。 

「我這裏房間的確很多，但是臥室只有兩間，」撒恩踏上鋪著白色地毯的樓梯，

那潔白柔軟的地毯令克蘭多遲疑了會才踩上去，「右手邊的房間借住給我的朋友

了，他叫阿爾及特，是一個容易相處的傢伙……」 

少年走上樓後，往右側看了看，然後回頭對正在走上來的 FBI探員說：「不過今

天他似乎不在，你知道年輕人……總是比較愛玩。」 

克蘭多對那名室友一點也不感興趣，心中盤算著怎麼樣才能說服少年自願跟自己

到美國。 

「左邊是我的臥室。」撒恩從克蘭多的臉上猜測不到他的想法—這個探員似乎有

些缺乏表情，在樹上勸說他下來時，表情倒是豐富多了。 

撒恩推開門，要克蘭多進房間，「房間裏有浴室，如果你沒有潔癖的話，我們可

以共用。」 

克蘭多放下自己的行李，有些驚訝地看著這間臥室。 

這般奢侈的房間，他只雜誌、電視上，或者富豪被害人的死亡現場才看過。 



他有些鬱悶地想，他們每天把生命交付給上帝，來保障人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薪水卻只夠溫飽，而有些人只拍幾張照片卻有大筆的金錢進帳，差距可真大。 

陽光從大片的落地窗灑入房間，讓整個空間沉浸在希臘這個古老國家永久不滅的

溫柔光芒中。 

房間的布置充滿古典韻味，上好的原木地板，銀製的燭台，華麗的窗簾，鮮明的

地中海風格讓人心情愉悅。 

房間的正中央是一張巨大的雙人床，這樣的床再睡兩個人也不嫌擠，克蘭多不禁

猜想，為什麼一個身材纖細的人要買這麼大的床？ 

「噢，我喜歡睡大床，」撒恩忽然開口道：「我睡相不太好，喜歡翻來翻去……

你知道，誰也不喜歡半夜掉到床下去。」 

算是理由吧。克蘭多心裏想。更何況，身為一個探員，對證人的私生活可不應該

表現出好奇的態度。 

撒恩回過神，對他露出一個笑容。「不管你的目的是什麼，但來者是客，我還是

歡迎你住到我家來。」 

「……那麼，今天開始就打擾你了。」克蘭多也回應一個友好的笑容。 

第二章 

「那是誰？」 

面對室友阿爾及特的質問，在沙發上看報紙的撒恩連頭也沒抬的回答，「我朋友。」 

「你有這樣的朋友嗎？」阿爾及特露出狐疑的表情。 

「當然，」撒恩的口氣更加漫不經心，「他這段時間都會住在這裏。」 

「什麼？」阿爾及特把他手中的報紙抽掉，迫使他看著自己，「你從來不會帶人

回來的。」 

又不是我想帶回來的！撒恩在心裏反駁，但是嘴上卻說：「總有第一次嘛，阿爾

及特，你看，這就是第一次。」 

「撒恩！」阿爾及特不由得提高音量並抓住他的手腕，「你怎麼可以……」 

撒恩冷淡地要推開室友的手，卻瞥見克蘭多正從樓梯上走下來，突然一改剛才冷

淡的口氣，用委屈且誠懇的語調說：「阿爾及特，你得理解，我們之間的事情已

經過去了，你繼續這樣下去對我們一點好處也沒有……」 

「什麼？」阿爾及特困惑地看著他，不明白他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無厘頭的話。 

「我們該開始新的生活……」撒恩輕柔地說，眼角餘光看到克蘭多已經走了下來。 

「新的生活？」阿爾及特的表情更加困惑了。 

看到被一個男人抓住的撒恩表現出一副受傷的樣子，克蘭多不禁靠了過去，尤其

那兩人看起來像是要起衝突了。 

他剛走到他們身邊，撒恩忽然從對方的箝制裏掙脫出來，一下子撲到他懷裏。 

對這樣的突發事件，克蘭多有些反應不過來，剛想把撒恩輕推開，對方卻忽然貼

著他的耳朵輕聲說：「幫我個忙，探員，你總得付些伙食費的。」 

克蘭多楞了一下，沒有繼續把人推開。 

少年的身材看起來有些單薄，可當這具身體隔著衣料貼上自己時，他心底忽然產



生了一種陌生的悸動。 

「好了，阿爾及特，這還不足以說明嗎？」撒恩靠在克蘭多的懷裏，露出心痛的

表情，「一切都過去了，讓我們彼此過得好一點，這樣不好嗎？」 

這兩人似乎有一段複雜的感情糾葛？克蘭多被迫飾演著「新情人」的角色，一邊

想，手不由自主地摟住少年的腰肢。 

這曖昧的動作，使撒恩更貼近他了，他柔韌的身體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誘惑，接

觸的部位即使隔著衣料也令他產生一種奇異的炙熱感。 

克蘭多熟悉這種感覺，他皺起眉頭，不明白自己為何會對一個少年，尤其還是他

要保護的證人產生這種衝動。 

他想立刻終止這樣的反應，奈何撒恩還猛往他懷裏蹭，而他偏偏又不能拒絕，畢

竟他現在住的是撒恩的房子，晚餐是撒恩提供的…… 

加上他現在一副傷心欲絕的摸樣，一向漂亮而開朗的臉上有著濃濃的憂鬱，讓他

只能心軟的配合。 

為了轉移注意力，克蘭多乾脆打量起撒恩的「舊情人」—一個英俊年輕的希臘男

人。 

他大概二十七、八歲，有俊美的外貌和修長健康的體魄，從觀察到的來判斷，這

人應該來自富裕的家庭，舉手投足間總表現出一種優雅與謙和，很有上流社會培

養出來的氣質。 

這樣的男人的確能吸引不少人，克蘭多在心裏下了結論，只是眼前的人像是花花

公子類型，不可能把心長久交付到一個人手上。所以，撒恩應該是感情的受害者

吧。 

克蘭多經手的情殺案件不少，也能理解某些凶手的想法。當一個人付出一切的愛

著另一個人，卻遭到背叛的時候，憤怒絕對會讓人喪失理智。最好的方法應該不

要愛人，這樣就不會受傷了，也不會被背叛…… 

回過神，他看著那個叫阿爾及特的男人鬱悶且憤怒地離開客廳，臨走前還對撒恩

撂下一句帶有威脅性的話，「你最好自己想清楚！」 

讓克蘭多困惑的是，那男人已經走了，撒恩卻還沒有從他的懷裏退開。 

「撒恩……」他剛想把少年扶到沙發上坐好，卻被他一下子撲倒在沙發上。 

若是平時，他肯定在倒下之前保持平衡，然後站起來，但當他接觸到那雙如海洋

一樣幽深的藍色眼睛時，竟然無法把對方推開。 

當他的背部平貼在柔軟的沙發上，少年的身體隨之壓了下來。 

撒恩把頭靠在克蘭多的肩頸處，低聲在他耳邊說：「我知道阿爾及特還沒有走，

你得幫我把戲演下去……」 

克蘭多有些懷疑自己之前的推斷。現在看起來不太像阿爾及特甩了撒恩，倒像是

撒恩拒絕了人家。 

「別動……」撒恩輕柔的聲音就像蠱惑人心的惡魔低語一樣，在他耳邊輕輕迴

盪，「像剛才一樣摟著我的腰……」 

身體就像不再屬於自己一樣，輕易地被那魅人的聲音控制。「……對，像這樣按



在我的腰上……放鬆身體，自然一點……」 

柔軟的短髮輕輕摩挲自己的下巴，帶來微癢的酥麻感，克蘭多下意識轉動了下脖

子，卻意外地碰到對方的唇。 

柔軟的唇貼著自己頸側的皮膚，帶來令人心猿意馬的溫度，還有一種曖昧的濕

潤。他剛剛放鬆的身體一下子緊繃起來，他鮮少和別人這麼靠近，就算是執行勤

務也未曾和同事有這樣的接觸。 

克蘭多有些受不了這樣曖昧的氣氛，雖然這不是對方存心挑逗，但他的身體竟然

奇怪地產生反應，他必須快點結束這樣的情況。 

「別這樣，克蘭多……就一會兒……我知道你討厭這樣，可是你得幫幫我……」

少年帶著憂傷的聲音讓他沒辦法硬起心腸把對方推開，於是他就只好僵硬著身體

等待少年宣告結束，只是在這樣的折磨下，一秒鐘似乎比一小時還要漫長。 

少年的手放在他胸口，細微的移動便像在他身上點燃火苗一樣，兩人過於親密的

接觸竟讓他無法抑制地勃起了。 

好在撒恩並沒有壓到他的下腹，要不然他的面子就掛不住了，尤其對方還覺得他

應該是異性戀者，也許討厭同性戀之類的。 

少年輕柔的氣息噴在脖子上，有種又麻又癢的感覺—克蘭多覺得自己的自制力不

錯，可是他卻在今天意識到，也許他的自制力沒有想像中的好。 

他發現自己得用盡全力才能控制衝動，不把對方壓在下面，這強烈的慾望令他感

到不解，而且很難忍受。 

好在這種煎熬未持續太久，少年很快就離開他的身體，並充滿歉意地看著他。 

「我猜，你肯定很生氣，」撒恩用充滿歉疚的口氣說：「不過我還是要謝謝你。」 

「如果你願意跟我去一趟美國，那麼這件事情根本算不了什麼。」克蘭多趁機討

人情。 

撒恩笑了起來，「抱歉，我真的不想再去那個國家了，那是一個不具備美感的國

度。」 

在某些方面，的確是這個樣子，但是聽到別人這樣評價自己的祖國，克蘭多還是

有些不舒服。 

「我可以出去走走嗎？」他忽然轉移了話題。 

坐在他身邊的撒恩，露出一個笑容，「當然，需要我陪你嗎？」 

拒絕了他的好意，克蘭多一個人走出這座誇張的豪宅。 

來自愛琴海的夜風，吹拂過耳畔帶來了淡淡的寂寥。 

這裏是一個充滿古老神話的地方，在愛琴海的區域曾上演著無數令人著迷的故

事。即使是現在，也依然能讓人感覺到歲月的悠長和浪漫。 

他獨自走在碎石小路上，兩側是各種生機勃勃的植物，石楠花隱沒在草叢中。 

和五光十色紐約比起來，這裏唯一能提供照明的只有月光而已。 

身後的豪宅已經離他很遠了，那種屬於人類文明的東西在此時離他遠去。 

他開始懷念起沒有人類足跡的美國西部，他是在那裏成長的，當他能保護自己

時，他才前往人類的城市生活，但是……無論怎麼偽裝，他和他們總是不同— 



他是比人類更加古老而強勢的存在。 

克蘭多抬頭看著夜空，發現今天的月亮很圓很亮，也許是因為這裏不像紐約光害

嚴重、空氣品質也更好的關係，那柔和的月色美得讓人移不開視線…… 

這種情景讓他喪失了自制力，那種感覺就如同尋找到生命的本源，野性的呼喚令

他的血沸騰起來。 

他在小路上奔跑，風掠過耳畔的感覺讓他不再顧忌那麼多，與空氣融為一體。他

很少這麼放縱，但這裏不是紐約，所以有什麼關係呢？ 

他跑到一個高坡上，抬頭看著，巨大的月亮似乎使它上面的環形山脈都清晰可見。 

他忍不住昂首大叫，彷彿一直被壓抑的慾望能藉此發洩出來。 

在這個時刻，他莫名想到了那個栗髮少年，那雙藍色眼睛像在他的腦海中烙下一

個印記，不僅忘不掉，還令他差點迷失。 

甩甩頭，驅逐腦中的那抹身影，他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晚上永遠是他精力最

充沛的時候，局裏每次在深夜打電話給他時，他總是能第一時間接起來，並快速

趕到現場。 

深呼吸幾次，在月光的照拂下，他感覺全身充滿了力量，對月亮的崇拜是種天性，

不過這裏畢竟是人類的居住區，還是收斂點比較好，於是他在晚上九點時回到了

豪宅外頭。 

這裏是郊區，不只是人，連經過的車子也很少，而剛才克蘭多走的那條小路更是

人跡罕至，所以這兒格外安靜。 

他敏銳的耳朵能聽到房間裏輕微的聲音，那個叫阿爾及特的男人似乎已經離開

了，因為他只聽到一個人的呼吸聲—就在他今天晚上要睡的房間。 

除此之外，還有電視的聲音，看樣子撒恩還沒睡，正在看電視。 

在踏進臥室前，克蘭多告訴自己，必須冷靜並保持自制力，然後明天打通電話去

要求希臘政府趕快把文件發下來。 

這樣想著，他深吸了一口氣，才把門推開，更加清晰的電視機聲音傳來。 

「你在看什麼？」他裝作若無其事地問躺在床上的少年。 

撒恩剛洗好澡，只在下身圍了一條浴巾，斜倚著床頭專注地看著電視，並未注意

到進來的男人眼神有什麼不對勁。 

「一部美國電影，唔，你看，是在紐約拍的，我去過那裏……」他指著電視螢幕，

場景是一個街心公園，就在第五大道的後面。 

「噢，是的，我也去過那裏……」克蘭多口乾舌燥起來，僵硬的站在門口看著少

年此時的模樣。 

房間裏沒有開燈，電視機的光芒在他的皮膚鍍上一層珍珠般的色澤，讓他看起來

更加誘人。 

他的頭髮還沒有乾，所以他似乎還不打算躺下來，帶著水氣的栗色頭髮沒平常蓬

鬆，讓他顯得不再那麼稚氣。 

他的身體很漂亮，雖纖細卻沒有疏於鍛鍊的地方，肌肉緊實，流暢而誘人的線條

讓克蘭多移不開視線。那麼迷人的身體，在身下扭動起來肯定很要命…… 



乾咳了兩聲，他試圖把那旖旎色情的情景從腦海裏揮去。 

「電影在講什麼？」將話題接下去，他敏銳地發現自己的聲音開始沙啞起來。 

「一個狼人和人類談戀愛，」撒恩顯然沒有注意到他的聲調有什麼變化，「在紐

約這個大城市裏，好像什麼種族都有。」 

「的確是這樣……」克蘭多柔聲說，他把外套脫下來，抖掉上面乾枯的草屑。 

撒恩轉過頭看他，「你可以去洗個澡，我幫你準備了睡衣，是新的。」 

「謝謝。」克蘭多慢慢地走進浴室，不讓自己看起來像是慌張逃進去的。 

等他冷靜地從浴室裏出來時，失望地發現撒恩已經整個人窩進被子裏了，那原本

圍在他身上的浴巾斜搭在一旁的椅背上，他不禁猜測對方是否喜歡裸睡。 

「電影播完了嗎？」他看了一眼關掉的電視。 

撒恩正準備睡覺，聽到他的聲音才把頭探出來。「老兄，你洗澡也洗太久了……

我還一直以為美國人是效率至上的。」 

克蘭多有些尷尬地繞到大床的另一邊，「呃，也許是受希臘人的影響吧。」 

「相信我，那是一件好事……」被窩裏傳來少年有些倦意的聲音，「我在美國總

是不太適應那裏的生活節奏……」 

克蘭多小心地進入被子，雖然兩人之間有段距離，他還是得謹慎的避免碰觸到對

方。 

「啊，所以電影的結局是？」 

撒恩伸出手把燈熄了，「不介意我關燈睡覺吧……我不喜歡有光線。」 

「沒關係。」克蘭多回答，柔軟的床鋪讓他舒服地嘆息了一聲。這人類少年還真

是會享受。 

「電影結局嗎……」撒恩的聲音輕柔而含糊，好像快要睡著了，「好像狼人殺了

他的女朋友，雖然看起來是不小心的……」 

「發生了什麼事嗎？」克蘭多反射性地問。 

「噢，好像是不同種族而對立之類的吧！」少年的聲音越來越小，彷彿下一秒就

要睡著了。 

聽完，克蘭多卻一點睏意也沒有，他的眼睛在黑暗中依然能清晰的視物，在在說

明他和人類確實是不同的。 

他自嘲地扯扯嘴角。異族之間的戀愛，聽起來的確傻透了。 

 

身旁傳來的聲響讓克蘭多猛地睜開眼睛，即使是在睡眠中，他依然保持著警戒。 

他睜開眼睛的瞬間有點不適應，畢竟他一直是一個人睡。 

「你不應該像個清教徒一樣，禁慾可不好，你應該找個美人跟你一起享受生活，

而是不是像現在這樣一個人住這麼大的房子。」他自律的生活被同事認為是對愛

情抱有危機感。 

在 FBI每年的心理評估中，克蘭多總是險險及格，所以大部分同事覺得他有些自

閉，不過這是人家的私事，而且 FBI的工作讓人忙得沒空去談論人家的私生活。 

所以當克蘭多此刻醒過來，發現自己的身邊有另一個人的呼吸，難免有不可思議



的感覺。 

睡過一覺之後，他覺得頭腦清醒了不少，昨天的那些性衝動好像全都如泡沫一樣

消失了，直到他轉身看到身側的少年有些茫然地睜開眼睛。 

那雙湛藍的眼睛慵懶而迷茫，就像起霧的海面隱藏著不可知的魅力與危險，不做

作的呵欠讓他看起來很可愛，柔嫩的嘴唇微微張開，還可以看到裏面柔軟的舌

頭…… 

血液飛快的沖上腦門，克蘭多強迫自己移開視線，然後下床拉開窗簾。 

「啊……」少年發出像貓咪撒嬌般的抗議聲，強烈的陽光讓他的眼睛一下子適應

不了，又縮回被子裏，把自己蜷縮成一團。 

克蘭多緊緊攥著窗簾站在落地窗旁，從此處望出去，可以看到不遠處的海灣，藍

色的海看上去溫柔極了，淺藍色的天空也讓人的心境平和下來。 

但男人卻像瞪著那些窮凶極惡的罪犯一樣瞪著這片海灣。希臘到底是什麼鬼地

方，居然讓他引以為豪的自制力那麼容易崩潰？ 

他昨晚竟在一個人類身邊睡著了，雖然對方一動，他就醒了，但這也彌補不了他

如此地放鬆警戒這回事。 

尤其看到他睡醒的樣子，竟想將他牢牢地按在床上，進入他的身體……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又把它從肺裏排出去……轉身，進浴室。 

 

早餐是由克蘭多準備的，咖啡、荷包蛋、吐司、培根和蔬菜，還有一些約三、四

分熟的牛肉。 

從浴室出來後，他來到廚房打開冰箱，發現有許多新鮮的食材，在徵求了主人的

同意後，就開始準備早餐。其間還給希臘政府打了電話，詢問是否把手續辦好了，

但得到的結果是，今天他們正在罷工，這份文件暫時沒辦法處理。 

阿爾及特似乎整夜未歸，所以解決了到底準不準備他那份的尷尬。 

等他做完早餐並清理好廚房，撒恩彷彿瞅準時機地下了樓。 

「沒想到你還……挺賢慧的，」少年感嘆地看著滿桌閃閃發亮的早餐，「我通常

只吃吐司和牛奶。」 

「那今天可以多一點選擇。」他把剛榨好的新鮮橙汁放到桌上。 

「謝謝，」撒恩真誠地說：「FBI探員在某些方面也不是那麼令人討厭。」 

「謝謝你的誇獎。」男人俐落的坐到他對面的椅子上，並看起報紙來。 

撒恩眨眨眼睛，發現對方已專注在今天的報紙上，沒有要繼續交談的意思，於是

逕自拿起一片烤得焦黃的吐司輕輕咬了一口—酥脆又帶著麵粉特有的香味，這個

男人連烤吐司都出色呢。 

果汁帶著天然的誘人香氣，讓他忍不住一口氣就喝了半杯，新鮮微酸的汁液讓人

胃口大開。 

撒恩一邊把培根和蔬菜夾入吐司裏，一邊觀察克蘭多。 

這男人給自己的第一印象是，金色的短髮俐落而簡潔，黑色的眼睛除了有著警務

人員特有的嚴肅外，還有某種野生動物的犀利，盯著自己看時有種不容抗拒的危



險氣息。 

而今天，他沒有穿西裝、領帶，而是一件簡單的白色襯衫，領口微敞，顯得平易

近人許多。 

陽光從他背後照過來，背光使他整個輪廓柔和起來，甚至帶著一種居家男人的溫

和氣息以及莫名的性感。 

撒恩一邊盯著他，一邊咬著吐司，直到— 

「啊，痛……」 

克蘭多的注意力終於從報紙上轉移到他身上，「怎麼了？」 

「沒什麼……」撒恩有些心虛地說，然後舔舔自己被咬紅的手指，「只是不小心

咬到手了……」 

「用餐的時候要小心啊。」金髮男人好心地提醒，然後翻過一頁報紙，繼續看下

一版。 

「唔……」撒恩吹吹手指，不那麼痛後，開始夾另一份吐司。 

「這個還吃嗎？」他站起來指著盤子裏的荷包蛋。 

「我吃飽了……」克蘭多抬頭說：「你要收拾嗎？」 

「不是，」他立刻把盤子拿到自己的面前，「我在準備食物，今天要去克里特島。」 

「去克里特島？」男人放下報紙，原本悠閒的氛圍一掃而盡，FBI探員的敏銳度

立即顯現，「做什麼？」 

「我要去拍照，」撒恩聳聳肩膀，「馬上就出發。雜誌社要我去拍一些克諾索斯

宮的照片……」 

「可是你得去美國。」克蘭多展現了較強硬的態度，放下報紙的動作，就像下一

秒要掏出槍一樣具有威脅性。 

「政府的文件還沒有下來不是嗎？」撒恩小心翼翼地說。能說服這種人只有用法

律了。「我現在不必聽你的，除非你馬上拿出政府核發的文件。」 

對面的金髮男人瞪著他，眼眸透露出野性的氣息。 

撒恩再加了一句。「你堅持限制我的行動的話……我可以投訴你！」 

顯然對「投訴」這類字眼很敏感，男人的氣勢不像剛才那樣咄咄逼人，但是依然

沒有妥協的趨勢。 

撒恩把食物打包好，放進背袋裏，然後走向客廳，把沙發上的相機掛到脖子上，

他回頭對著站在餐桌旁的男人說：「嗯……你要是覺得不放心，可以跟我一起去。」 

「克里特島？」男人瞇起眼睛，似乎在考量這件事是否可行。 

「是的，每年都有很多人去那裏觀光，你會喜歡那裏的。」少年熱情地說：「那

裏就在愛琴海的最南端，我們可以乘船去，還可以看到海豚喔！」 

「我對海豚不感興趣。」克蘭多冷冷地說。 

撒恩為難地爬爬栗色短髮，「……那，你在這裏等我也行。」 

「我還是跟你一起去。」思考了一下，克蘭多決定去換衣服並整理行李，雖然他

原本打算在這別墅宅一天，等明天恢復上班的官員把他要的文件批下來，但這不

安分的少年打亂了他的計劃。 



「你會喜歡那裏的。」撒恩衷心的說。 

克蘭多哼了一聲。反正剛才在報紙上看到，罷工也許會持續一周，找點事做也好。 

「費用我可以向雜誌社請款，連你的一起。」撒恩對正在走上樓的人說。 

「知道了，你可以去訂酒店了，」克蘭多頭也不回的道：「交通費和住宿費都能

報帳嗎？」 

「是、是的……」 

「那餐費呢？」他站在樓梯上接著問。 

「也有、有的……」 

「好吧，我們去克里特島。」克蘭多說完就進房間整理東西了。 

撒恩搔搔頭，心想 FBI每年的龐大支出到底用在什麼地方了，怎麼探員對報帳這

種事那麼計較？ 

 


